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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承纬 爆炸力学专家 。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
１２ 日出生 ，江苏省常州市人 。 １９６３ 年毕业于北
京大学 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 ，流体物
理研究所科技委主任 。 长期从事核武器炸药爆
轰研究 、常规战斗部研制 、激光与物质相互作
用 、应用脉冲功率技术和其他高技术项目研究 ，
并从事材料动态响应和高能量密度动力学等基

础研究 。在核武器起爆部件设计 、钝感炸药爆
轰传播模型和反应速率计算方面进行了系统的

创造性工作 。 从理论和实验上论证了激光与物
质相互作用的新模式 。 在激光引起材料超高应
变率动态断裂实验中得到新发现 ，独创了激光
多路引爆技术 。 开拓了电磁发射 、爆炸驱动脉
冲电源等研究领域 ，开辟了禁核试后我国核武
器物理实验室模拟研究的新方向 。 获国家发明
奖三等奖 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，军队科技进
步奖一等奖 ４ 项 、二等奖 １３ 项 、三等奖 ２３ 项 。
获国防发明专利 １ 项 。 出版专著 ２ 部 、译著 ２
部 ，发表论文 ２３０ 余篇 。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
程院院士 。

１９３９ 年底 ，我出生于“孤岛时期”上海西区
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 ，父亲身为教师和高级职
员 ，十分爱好书法 、篆刻 、楹联和灯谜 ，对孩子的
教育尤为重视 ，并且经常悲愤地谈起沦陷后受
到日寇欺凌 、殴打的情景 ，希望儿女努力学习 ，
将来能报效国家 。我还依稀记得 ，１９４５ 年胜利

前夕硕大的美国 B ２９ 型“飞行堡垒”轰鸣着掠
过住房上空的可怕印象 ，以及日本投降后上海
街道上市民欣喜若狂 、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的
情形 。 更清楚地记得的是人民解放军开入市区
的威武阵容 ，上海人民万人空巷 、盛大游行庆祝
解放的热烈场面 ；仍然回响着“雄赳赳 ，气昂昂 ，
跨过鸭绿江 … … ”保家卫国的战歌响彻云霄 。
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时期中 ，我度过了童年 ，
自小对“落后就要挨打” 、“天下兴亡 ，匹夫有责”
等基本道理有所体会 。

中学是人生成长定型的关键阶段 ，那是 ２０
世纪 ５０ 年代前期 ，虽然物质生活并不丰富 ，但
人民安居乐业 ，充满希望 ，新社会欣欣向荣 ，人
们朝气蓬勃 ，美好回忆至今使人留恋 。

然而 ，我并不是一名勤奋学习的好学生 ，早
上好睡懒觉 ，放学后常常玩到很晚才回家 ，功课
作业经常置之脑后 ，沉湎于自己的“玩”中 。 对
于不感兴趣的一些课程 ，“不求甚解”只求及格 。
好在高中时期实行苏联教学法 ，每堂课先以
“海 、陆 、空”方式（下面笔答 、站立口答和吊黑板
笔答）抽查约三分之一学生对于上一堂课的理
解 ，复习 、巩固与学习新课都在课堂中解决 。上
课时思想高度集中 ，效率很高 ，放学后就很轻
松 ，课外活动丰富多彩 。我先后参加过船模 、航
模和无线电小组 ，学到了不少实用的知识和
本领 。

学校里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 ，我经常在里
面任意翻阅 、超额借阅 。 除了学习参考资料和
文艺作品外 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籍还有枟大
众哲学枠 、枟形式逻辑枠等 ，使我开始了解人生观 、
世界观的意义 ，以及使自己思维更有效的科学
规律 。 科幻小说和枟知识就是力量枠杂志开拓了
我的眼界 ，如小说枟康爱齐星枠描绘了人类进行
宇宙航空 、移民其他星球的幻想故事 。 又如枟伽
林的双曲线体枠讲述科学家发明一种装置 ，当点
燃放在其“双曲线体”（反射镜）前面的蜡烛 ，就
会有一缕很细的强光束射出 ，可以切割铁门 、墙
壁甚至开挖地球深处橄榄石层中的金矿 。 当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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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光尚未发明 ，人造卫星也未上天 ，想不到几年
以后这些奇思玄想就成为现实 ，更想不到几十
年以后竟成为我们这一代许多人奋斗的目标 。

也许数学思维较少受到物质条件（材料 、工
具 、技术）的限制 ，参加数学小组和数学竞赛成
为我另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 ，能够充分应用数
学工具精确描述从钟摆 、质点到导弹 、天体等各
种机械运动的科学 ——— 力学 ，自然引起了我莫
大的兴趣 ，并成为毕生的专业方向 。 １９５６ 年 ，
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 ，华罗庚 、钱学森和吴文
俊的数学 、力学著作荣获国家科学奖 ，更加激起
年轻一代的无限向往 。 当时全国在数学系内开
设力学专业的只有北京大学 ，１９５７ 年夏季 ，我
很幸运顺利地考取了这个第一志愿 ，进入到宽
广的未知世界 。

在北大的六年学习生活 ，适逢反右 、大跃
进 、反右倾和经济困难时期 ，各种政治运动和劳
动锻炼大约占据了一半时间 。 遭遇到许多事
情 ，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 ，现在看来匪夷所思 ，
不堪回首 。 即使如此 ，北大爱国 、民主 、科学的
优秀传统 ，思想活跃 、严谨求实的深厚学风 ，陶
冶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。 学术造诣深厚的老
师们授业解惑 ，诲人不倦 ，使我们潜移默化地懂
得了如何做人 、读书 、研究学问 。同学少年风华
正茂 ，争胜斗长 、认真执著 ，学术上刨根问底 ，容
不得半点含糊 。 当时北大的教学秩序和纪律比
较松散 ，不少课程计划被删减 ，还要大反所谓的
“白专”道路 。 出于对知识的渴求 ，这样的境遇
反而迫使我们养成自学自励 、独立思考的习惯 ，
也许这就是我体会到的北大“特色”吧 。

１９６３年从学校毕业后 ，我被分配到中国工
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 ———二机部九院实验部工
作 ，地处青海湖畔金银滩大草原 。 刚上草原时
厂房 、宿舍 、道路等基建尚未完成 ，天寒地冻 、供
应困难 ，但是大家心里有团火在燃烧 ，一定要尽
早造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，尽快研制出增强国
力的武器装备 。 到了爆炸实验工号首次见到炸
药 ，外观就同肥皂或塑料差不多 ，竟然有如此大

的威力 ，感到既神秘又害怕 。 半年后我开始负
责一个研究方案 ，几个月就打了 ９０ 多炮 ，经常
与雷管 、炸药打交道也就习以为常了 。 那时的
研究队伍中 ，３０ 岁左右就是“老同志”了 。 当时
不论多年后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大专家 ，
还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娃娃 ，技术面前人人平等 。
讨论实验结果时比比划划争论不休 ，技术民主
气氛特别浓厚 。 炸药爆轰是实现核武器动作的
主要动力 ，我刚参加工作对此一无所知 ，在刘文
翰等同志帮助下认真学习爆炸物理学专著 ，较
快弄懂了爆轰的流体力学理论并能自如地应用

于实际问题 ，做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工作 。
１９６６ 年 ，我的科研工作得到老一辈科学家

王淦昌 、郭永怀 、陈能宽等的指导 ，他们虚怀若
谷 、严谨认真 、一丝不苟 ，这种学风垂范使我终
身受益 。 王淦昌院士在建议进行高功率激光照
射冻氘靶产生中子实验的同时 ，也提出了利用
激光直接引爆炸药的设想 。 当时我写了一个调
研报告 ，正好与他的后一想法不谋而合 。 在王
老的倡议 、支持和指导下 ，不同专业技术人员大
力协作使激光引爆炸药实验很快得到成功 ，进
一步发明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百路激光同步

引爆装置 。在“８６３ 计划”旗帜下 ，这方面的工
作发展为更广泛的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及效应

研究 ，我本人的研究领域也随之得到扩展和加
深 。 后来王老又倡议开拓了我国的爆炸脉冲功
率技术研究 ，如爆炸磁压缩技术 、电磁发射 、稠
密等离子体焦点 … … 他亲自到实验室来讲课 ，
讨论实验结果 ，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
在目 。

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春天 ，通
过国家考试我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。 在国外
大学中唯一开展爆轰和冲击波物理实验研究的

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物理系 ，１９８２ — １９８４
年 ，作为访问学者我在那里度过了二年难忘的
研究生活 。国外学校中的科研环境既宽松又紧
张 ，除了要向“老板”汇报研究进展外 ，工作计划
及时间支配全取决于自己 。 或是出于敬业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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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是由于竞争 、淘汰的机制 ，人人都感到无形的
压力 ，“无需扬鞭自奋蹄” 。 “他山之石 ，可以攻
玉” ，那里虽然没有复杂的行政管理和技保后勤
系统 ，但工作效率很高 ，创新思维活跃 。 有了这
么多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 ，为我提供了系统钻
研爆轰和冲击波物理文献 、理解改造计算编码
以及深入思考一些理论问题的大好机会 ，有力
地推动了以后在学术上的进步 。

国家高技术 ８６３ 计划的有关项目成为我科
研工作的新战场 。在 ８６３体制下技术专家发挥
重要的主导作用 ，国内各优势单位强强联合 ，群
策群力 ，协同攻关 ，较快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。 我
参与的激光效应研究工作中 ，大家齐心协力为
国家高科技发展努力奋斗 ，从基本不懂 、有所掌
握到成为内行 ，形成了先进的实验能力 ，建立了
专业技术队伍 ，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。

二十多年来 ，我指导培养了几十个研究生 ，

希望我们这一代科技人员的德 、识 、才 、学能够
得到传承和发扬 ，为国防高技术事业培养人才 。
虽然学生们的教育和经历不尽相同 ，现在的技
术环境日新月异 ，他们躬逢盛世 ，必将大有作
为 ，使我倍感欣慰 。

我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 ，妻子陶洁贞是
我工作中的好助手 ，她任劳任怨辛勤操持家务 ，
十分细致 、耐心地为我整理 、打印文稿 ，给予我
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。

信息技术和国防科技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世

界军事技术变革的步伐 ，我们肩负着铸造国防
基石的重任 。 我已属于过去时态的人物 ，但有
时不知老之将至 ，常常坠入虚拟语境之中 。 悟
以往之不谏 ，知来者之可追 ，作些力所能及的事
情 ，为所热爱的科技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，这就是
我的心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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